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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名有体温的“翻译者”
□□ 安安 然然

11 月 8 日，当云雾弥漫上了金顶，游客

沉醉于天地间的自然之美时，武功山脚下一

场关于江西生态与散文创作的研讨会，也以

热烈的讨论揭开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林深时见鹿。江西作为散文创作大省，

面对生态文学成为热门的当下，创作者们保

持着清醒的自觉，深入现场聆听自然之声，

在江河与原野间，呈现了江西生态散文的共

同特质——朴素中见深厚，平静中蕴惊雷。

生态写作是“天人合一”
“人在山中无论繁衍多少世代，终将是

客人。我们在大地上借居而已。”“人把生活

之地，交还给了草、树、鸟和野兽。”散文家傅

菲在作品中写道。近年来，我省以傅菲为代

表的散文家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态文学的

多重思考。他们认为，只有深入自然现场，

才能获得真实的自然感受，进而发现生态文

学不是简单的田园牧歌，生态文学的书写，

是对生命本质的探索。

本次由省作协、萍乡市文联主办，江西

文学院（滕王阁文学院）、省作协散文委员

会、萍乡市作协承办的 2025 年江西生态与

散 文 创 作 研 讨 会 ，以 傅 菲 散 文 集《深 山 欲

雪》《雨中山果落》、安然《独坐羊狮慕》、朝

颜《古陂的舞者》《河流漫过日常》、洪忠佩

和詹文格系列生态作品为例，对江西生态

散 文 创 作 展 开 研 讨 。 国 内 知 名 散 文 家 艾

平、评论家汪树东，省内评论家李洪华、苏

勇、刘伟林、林秀、吴泰松对这些作家的作

品进行了研讨。

什么是生态文学？苏勇认为，傅菲的

写作是新鲜的，耐人寻味的，文字间弥漫着

天地之气，而这股气源自深厚的中国优秀

文化传统和中国智慧，这使得他的散文在

气象和境界上都极为开阔。傅菲思考的重

点不是“我该如何自处”，而是“万物与我，

如何各得其所，共生共荣”。“傅菲的文字始

终弥漫着乡野之美，生命之慧。”苏勇点评，

与俗常的逻辑有所不同，在傅菲笔下，丧失

了自然家园的现代人不再是一个智慧的、

给予的存在，而是一个需要被抚慰、被滋养

的对象。傅菲的散文以其长期的山中生活

为 基 石 ，深 入 地 探 讨 了 人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

于傅菲而言，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两极，而

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人与自然相处的理

想状态应是天人合一。

在散文家安然的眼中，凡是羊狮慕可

以观可以闻的事物，皆有生命和灵性。安

然在《独坐羊狮慕》中将人类置于与大自然

的同等位置，面对美轮美奂、造化无常的羊

狮 慕 ，甚 至 将 自 己 也 作 为 大 自 然 的 一 员 ，

“一开始我以为自己是女儿，后来以为是朝

圣者，再后来以为是爱人，现在，我想我是

山中一个微粒子。”安然始终以平等之心来

看羊狮慕的事物，为此，评论家吴泰松认为

她的写作是：“在快节奏的时代，以慢节奏

的态度退回到属于自然的生活，与大自然

相亲、相近，写出时序之美、自然之美和生

命之美。”“安然的生态书写以及体现出来

的山水隐逸思想，无疑是桃花源式生活理

想在当代的回响。”

朝颜的《古陂的舞者》展现了生态散文

的另一种可能，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

生态书写。她以谢氏蓆狮舞为切入点，记

录 客 家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困 境 ：“ 黑 夜 苍 茫 如

幕，黑夜是被香火和舞者点亮的。”林秀评

论朝颜的写作“是在物性、神性、散文性三

个维度上进行生态散文的创作实践”。李

洪华评价詹文格的写作，“是面向生态书写

体系的物与物性、人与人性及生态关系中

的体验、感悟和哲思，他呈现了四种美学，

把丰富的博物知识和人生感悟纳入一个整

体叙述框架，用典故、反思、感悟，以诗意的

语言融入个体经验和生命体悟”。“好的散

文必须有作家的情感，要带有作家的体温，

只在乎实质，更多的时候让人无以言说”，

刘伟林评价洪忠佩的散文写作是朝着山村

行走，“他的散文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轻易

就让这些种子从大地上苏醒过来，让人们

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另一面，既尖锐又柔软，

既伤感又温暖”。

大家认为，一直以来，江西作家始终高

扬生态文学理念，延续着与自然对话的文

学传统，一群散文作家创作了一大批关照

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作品，同时深度融入

了社会、文化、哲学和生态治理的多重维度

思考。

生态写作要“置身现场”
省作协主席曾清生认为，目前江西散文

创作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但最好的状

态应该是永远在路上。创作者要有深厚的

思想积淀，要有崭新的写作方法。先行者要

多写，带给更多人启发……平时要建立一个

场域，形成大家谈”。

汪树东感叹，生态写作是“在大自然之

中感悟生命大道”。来自内蒙古的艾平则对

江西有这么庞大的生态散文作家群体感到

惊喜。她欣赏江西女性散文家的才华，如安

然的写作，把女性对生命的领悟用细腻的文

字准确地表达出来，“很多是神来之笔，很传

神和空灵。人和自然相处，被自然唤醒的这

种生命状态，是一种心性和气韵，呈现了很

丰满的审美意境”。同时，艾平表示，生态散

文很容易变成科普文或“自然志”，会带有宣

传片或者广告片的语言，生态散文的创作需

要抓住人与自然的细微相处，写作者要具备

写诗的基础（境界与审美意境），写小说、戏

剧的基础（把握写作的结构与起转承合等），

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江 西 的 生 态 散 文 创 作 群 体 缘 何“ 出

挑”？因为他们用“一种忘我的状态进入生

态现场，更像森林田野调查者”。

《深山欲雪》是傅菲新近出版的散文集，

由花城出版社授权瓦克西康出版社希腊文

版权。他在作品里写“每一种植物都有神的

面孔”。他扎根于大茅山三年，行走于 30 多

个荒村之间，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沉浸于那片

广袤森林和无数溪流峡谷，记录着大山深处

的草木枯荣、虫鸟啼鸣，构建了一个错落有

致的生态文学世界，不仅赋予作品一种永恒

的美感，也引导读者对时间的本质进行反

思，“显示出对于自然法则的敬畏以及与生

命的和解”。

同样的，安然的写作也是一个与自然对

坐的过程。2014 年底至 2020 年春，她远离

尘世喧嚣，独处羊狮慕腹地，观察记录大峡

谷四季风光变化。这是一场长达六年的独

处，她用文字呈现了一个写意与工笔交融的

自然王国，“以羊狮慕为道场，视万物为有

灵，与天地共往来”。“生态散文写作者，首要

的角色是成为一名忠实的‘翻译者’——翻

译山的沉默、水的哲学、万物的史诗，传递那

些被我们忽略的自然密语。”安然这样形容

自己的生态散文写作。

朝颜用了五年时间完成散文集《古陂的

舞者》，前后历时近十年完成《河流漫过日常》

文集。她认为，真正的生态散文创作，不能依

赖于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和独坐书斋的闭门

造车，它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让身

体与天地相连，让灵魂与季候同步，迈出脚

步，走向广袤大地，走向自然万物，走向芸芸

众生，才是生态散文创作该有的态度和作为。

生态与人文，是赣鄱散文写作的双重奏

鸣。詹文格与洪忠佩是来自基层的写作者，

他们从初期的无意识生态写作，到近些年有

意识地对自然展开观察与思考，将自然生态

与人文传统融为一体，以“在场者”身份，用

文字对话自然的本源。

生态写作何为
安然感慨，生态写作让她一天比一天更

热爱天地万物，一天更比一天找到活着的答

案，“通过生态写作，希望把自己归还于天地

万物，与天地万物融在一起”。洪忠佩则表

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关系最好的表达，

莫过于遵循自然规律和从内心流淌出来的

文字。

江西的绿水青山给了众多作家写作底

气。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文人墨客的灵感之

地。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王安石的“一水护田将绿绕”等诗句，展现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智慧。朱熹、陆九

渊等理学家提出的“天地万物一体”思想，更

将生态保护上升到哲学高度。

近年来，江西通过“生态修复+产业发

展”模式（如矿山复绿、候鸟经济），将生态成

果转化为文学素材。本次在武功山脚下讨

论生态文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武功山

是我省户外旅游的“顶流”，仅今年中秋国庆

假期就接待游客近 50 万人次，以经济账诠

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生态文学是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

系的文学，也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文字呈现。

对这一点，萍乡作家漆宇勤有更深体会：武

功山“高颜值、厚底蕴”，既有丰富的生态资

源（这里有15种国家一级保护动植物、50多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植物），也有可贵的生态

行为（如对高山草甸这一核心资源的利用与
保护），在保护与共享的进程中，很多以徒

步、穿越为主的旅游者，本身就是在观察与

融入自然。武功山像一个生态实践样本，做

了大量保护生态、发掘生态亮色、宣传生态、

传播生态意识的工作，如组织出版《驴游武

功山》图书，设计武功山一系列旅游线路，在

线路的介绍中详细标注一路上可能与哪些

野生动植物相遇，并贴心提示观察和保护，

这其实也是人与自然的对话。

生态写作，是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是

另一种文学“返乡”。萍乡作家敖笑之认为，

生态文学写作，离不开特定的“场域”，作家

要抓住地域的独特生态特色和亮点来写，要

密切关注特定区域的生态文明成果，予以文

学上的呈现和呐喊，“写好生态作品，是时代

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

感和良知的作家应有的担当”。

生态散文作为家国情怀与乡土记忆的

一种文化载体，要写好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来自信丰的作家刘景明认为，首先要有地缘

情结，将地理坐标转化为饱含情感的文化地

标，要从山水、物产、风俗中，透视人们的生

活智慧、乡土眷恋与文化坚守，追寻心灵与

文化根系的深度连接，寻找精神的原乡；同

时，生态散文写作要打破固化思维，要有新

的表达、新的气象，更要有创新性的审美体

验，让作品成为不可复制的存在。

生态文学何为？“生态写作是有使命的，

写作者要去关注自然与生态，关注生态与城

市、场矿、产业的关系。要在缝隙中观察并

发挥使命。”作家彭文斌提出了生态文学的

时代价值与创新表达，“我们在享受科技成

果的同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还有很多路

要赶。生态文学要在时代浪潮中不断生长，

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温柔力量。”李洪华则

表示：“写作需要信仰，否则会像一条没有方

向的河流。”

生态散文，让自然说话。当山川河流在

作家的笔下不再是模糊的背景板，而是拥有

自主生命的主体；当人类不再是世界的中

心，而是万千生命中普通的一员……人与自

然对坐，侧耳倾听，江西生态散文创作就拥

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自然文学需要自然道德
□□ 傅傅 菲菲

江西生态写作江西生态写作：：
与自然对坐与自然对坐 侧耳倾听侧耳倾听

□□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钟秋兰

2015年以来，我
去了非常多的地方，
深入鄱阳湖、五府
山、大茅山，分析过
数百个生态样本。

在物质文明日
益发达的时代，也见

过不少破坏生态的行为。为什么？因为人类
中心主义占据了部分人的大脑。“以我为中
心”“以实用为中心”，这个观点，代表了一部
分人。这部分人，很难扼守生态底线。

人与自然共存、共生、共荣。人类需要
自然道德。自然道德和社会道德同等重要。

何谓自然道德？它区别于社会道德，它
是人（社会）与自然相处的一种关系。这种
关系是和谐、平等、尊重的关系。人（社会）

的行动、行为服从于自然性，相处的方式必
须和谐、平等，尊重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个体，
尊重并维护自然界的天然美学，不杀戮、不
豢养、不掠夺、不破坏、不污染、不干扰。

自然文学的写作，自始至终，都需要贯
穿自然道德。文学即人学。脱离了人，文学
也非文学，仅仅是文字的累积。自然文学也
不例外。写景写物，写草木虫鱼，写飞鸟走
兽，写气象写枯荣，核心还是写人的态度、心
境、生命观、世界观。物象皆外象，外象写出
心象，才是文学。自然道德是夯在自然文学
底层的基石，从而表现出自然精神。自然精
神是人文主义的本源之一，也是文明的本源
之一。只有把树当作生命敬畏，把蝼蚁当作
生命敬畏，才会把人当作生命敬畏。蕴藏自
然道德的自然文学，熠熠生辉。

2019年，我开始
了对赣南非遗的关
注和调查，我将目光
锁定了当时已被列
入国家级非遗的十
个代表性项目，从瑞
金出发，先后前往信

丰、石城、会昌、全南、龙南等地，寻找那些
散落在民间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每一次走访，我都要阅读大量的资料，熟
悉相关的传承脉络、专业知识和重要人物。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电脑前，看一个长长的视
频，以至不觉暮色已至。

当我走近一个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聊
到诸多的细节和对他们熟知领域的理解时，
总有人诧异地问我：“你一个外行人，怎么知
道得这样多？”事实上，真正的生态写作者从
来不是写作对象的一名访客，而是与之同呼

吸共命运的亲人。
所谓生态，除了自然生态，还有社会生

态、文化生态，它们共同参与并影响着广袤
时空中的生态走向。生态散文不应该只是

“环保宣言”和“物种清单”，它应当像家门前
的桂花树，深扎在具体的生活土壤和人间烟
火中，在恰当的时节里散发幽香。

而《河流漫过日常》的写作，同样缘于
我对生态散文的理解。因为人类挪移的每
一寸履痕，都曾被河流牵动。河流是一切
文明、一切乡愁生发的原点。我们在那里
汲取饮用水，也在那里濯洗生活的尘垢，还
依靠它浇灌田地里的作物、喂养家中的禽
畜。我们仰仗着它，年年月月、世世代代地
活下来。当生态散文写作具体到“河流”二
字时，人们心目中的生态便不再是一个宏
大的概念，它是流动的、湿润的、有温度的、
包罗万象的。

《独坐羊狮慕》
这本书，书名的“独
坐”，不仅是一种身
体姿态，更是一种写
作姿态。它意味着
摒弃浮躁，进行长时
间的、沉浸式的观察
与倾听。

当我们停止喧嚣，“独坐”下来，沉默的大
山便开始言说。所谓“静定生慧”，我们的写
作，就是将这宏大的沉默，翻译成人类可以感
知的“心流”，呈现人和山的一体圆融。

如果说《独坐羊狮慕》是“静观内省”，那
么《万鸟岭上》则是“动察共鸣”。这篇作品，
源于我两度上罗霄山脉南风面国家自然保
护区、遂川千年鸟道的亲身经历。

在海拔1300米的万鸟岭，我每天蜷缩在
避风窝棚里，跟随鸟类环志站的老师们，从

天黑守候到凌晨十二点有时是一点。在那
里，我认识了各种各样的鸟，听说了不少鸟
的故事，也了解到从“打鸟岗”到“万鸟岭”的
变迁。以小窥大，这个地名的改变，背后是
现今人类在遭到自然惩罚后，对自然态度的
根本转变。

我写遂川千年鸟道，如果只停留在万鸟
齐飞的壮观景象，那只是一幅动态壁画。生
态散文的笔，必须刺穿表象，去探寻背后的
生命网络。我写候鸟，也写守护它们的人
们，写这条千年鸟道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全
球生态的隐喻。

生态散文写作，需要一脚踏在科学的坚
实土地上，一脚踏在人文的灵动云彩里。

生态散文写作不能是堆砌名词，不能
是罗列数据，而是通过我们的“翻译”，让
生态散文成为连接理性世界与感性心灵
的“彩虹桥”。

我工作生活在
赣东北的婺源，对
乡村情有独钟，近
年做田野调查几乎
走遍了婺源的古道
和村庄，不仅从村
民、古树、古桥、古

道、后龙山、水口、河流，还有庙宇，认识到
了人、乡村与自然的关系，感受到了世代乡
人对自然的推崇与敬畏，也感受到了各地
在推进城镇化和工业文明过程中生态意识
的缺失和生态意识的觉醒。

如果没有沉下去观察，我很难发现自然
生态有时处于一种叠加的生命状态，比如一
棵千年古樟，树身不仅有络石藤缠绕，树丫
上寄生骨碎补，白腿小隼还把家安在了树洞
里。往往，在这样的古树面前，人不由会感
到自己如此渺小。

于是，我把视野进一步打开了，从前的
山客、猎人、渔户，如今的养蜂人、自然教育
科普者、带人观鸟拍鸟的“鸟导”，他们与婺
源的生态环境指示物种、模式标本动植物，
还有乡村生态文化的赓续传承有着怎样的
关系，都在不同时期进入我的视角，都一一
进行了观照。

自然生态，人间万物，何其丰饶。好比乡
村聚族而居的姓氏家族一样，大地上的草木，
飞行的鸟类昆虫，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它们
的丰富、博大、辽阔，仿佛一根根生发自然基
因特质的引线，一年四季都在牵引着我。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写作者，我写作的
初心是想能够为滋养自己的一方乡土代言。
而回头检视这些年写下的文字，若是能够合
着时代的节奏，持之以恒地向大自然学习，向
着专题性纵深或贴着乡村肌理去发掘，想必
会给写作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回顾多年的散文
创作，我猛然间发现
自己的作品竟然难以
归类。比如我对生态
散文这个概念并不清
晰，甚至很长时间都
处于无意识状态。

但“生态散文以敬畏生命、尊重自然为
核心”这句话我是高度认同的。

2020年夏天，我开始有了一些主动参与
意识。这一年我申请调往县内最偏远的山
区乡镇工作。离开喧嚣的县城，我在寂静的
山林里自由行走，倾听山乡梦幻般的鸡啼犬

吠，欣赏大山深处的百鸟齐鸣，眺望云雾缭
绕的村寨，走过白雪皑皑的山巅。这些在城
市里难以相遇的景色、难以抵达的旷野，让
我双眼如被清洗，让我的身心如同沐浴。村
前的古树、山崖的野花、峡谷的溪流、成群的
野猪、奔跑的麂子、穿梭的毒蛇、盘旋的老
鹰，以及欢唱的白鹇、成对的锦鸡，无不体现
大山的丰富、自然的神奇。

几年过去，我已经深深爱上了那一片山
林，熟悉了山林中每个季节的颜色。当阳
光、风雨、霜雪，拂过草尖、藤蔓、叶子、果实
之后，万物都留下了生命的痕迹，如能记录
其中一二，这便是写作的意义。

生态散文应扎根于生活土壤中
□□ 朝朝 颜颜

去表达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
□□ 洪洪忠佩忠佩

记录万物痕迹是写作的意义
□□ 詹文格詹文格

文艺现场文艺现场

（压题图为武宁县上汤乡人居和谐场
景。当地供图）


